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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钱大致分成三类
实际上我们的钱是分成三类的，一

类是日常生活开销，像柴米油盐等生活
要消费掉的钱，这个钱您肯定是不能做
一些风险投资的。第二类是保命的钱，
有一天，突然有一些应急的事，您要应对
这些事情，可能要把它配置到保险上去，
这个资金也是不能用来做风险投资的。
剩下是第三类，即您可以用来投资的闲
置资金。我们对这部分资产会进行一个
配置，包括权益类资产，比如说股票或股
票式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债券、
债券型基金、现金类资产、货币市场基
金、存款，等等。比如，我希望达到每年
15%的收益率，那么分解下来可能是：权
益类资产占60%，回报为20%；固定收益
类资产占 30%，回报为 8%；现金类产品
占10%，回报为2%。

作为一个理财概念，我们需要根据
每个人投资计划的时限及可承受的风
险，来配置资产组合。您所有的资产投
在不同的产品项下，每个产品有它固有
的属性，有些产品属于收益比较好，波动
性很高的，但是它往下也会波动。有些
产品收益比较低，比如活期，或者定期存
款。有些产品是随时能变现的，什么时
候想用都行，当然收益率就会低。综合
所有这些收益率，能符合您的具体情况
的组合就是好组合。

无财可理？蒙谁呢！
我必须承认，尽管我貌似温柔和气，

气质高雅，实则刚烈不驯，涵养有欠，我
甚至一度想对任何说“我无财可理”这句
话的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不是为我自己，
而是为他们周围那些对他们看走眼甚至
还痴痴地寄予厚望的朋友和亲人，尤其
是他们可怜又苦命的老婆。

首先，您到手的每一分钱都是可以

燎原的火种！其次，专门用来赚钱的钱
是您必要开支的一部分，必须强制性地
留下来，那是皇粮！基金定投 100块就
可以开始，我不相信少了这 100块您会
冻饿至死！

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现金流左
边是收入右边是支出，每个月收入是固
定的。如果额外再打一份工，就是开源，
如果您能开源，当然好，因为我们想过更
好的生活，那就不得不付出的更多。好
在年轻的资本就是有体力，没有太多的
牵绊和负担，可以用劳动力换来更多的
收入，那么靠开源就搞定了。

然后就是节流。这部分需要搞清
楚，有些是节不了的，一些固定支出是您
必需的，以维持生活的正常水平。还有
一些是浮动的，这个浮动的部分，可能让
您生活得更愉悦一些，比如多看一场电
影、少看一场电影，多喝杯咖啡、少喝杯
咖啡，这些是可以适当地有所节制的。
因为每个人只能过自己相当的生活，不
能看着别人来过自己的生活。

开源节流之后，如果固定支出那部
分仍然会超出您的收入，那只能说您挣
钱能力太差了，这时候您需要去另外
再打一份工了。其实就现实来说，您
的收入减去您固定支出那部分还是有
结余的，只是结余的部分或多或少而
已。有一部分收入我们还是要改善我
们的生活，不能说我一场电影都不看
了，一件衣服也不买了，这部分适当做
一些分配，剩下的结余部分，一定是要
进行管理的。

这些钱本身就是资产。比如可以
用定投的方式买基金，一个月 200 块
钱，就可以投了。这 200块钱，在一个 5
年周期——三年熊市，两年牛市的环境
下，一只风格中庸的平衡性基金，都能达

到年收益百分之十几，这种复利的效果
对您未来生活肯定是有帮助的。

对于收入不多的年轻人，现金是很
宝贵的，怎么能省下来呢？在这里先介
绍一种很有效的方法。比如，您申请一
张银行信用卡，基本上现在每一个银行
都有（最长）50天的免息还款，您可以借
助这个工具来帮您实现日常开支的问
题，正常的生活消费就可以解决了。
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工资就可能节省
下来，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投资。举个
简单的例子，我一月消费 2000 元，先
用信用卡透支来支付，50天内，钱就省
下来了，去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或者
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或是其他简单
的投资，一年之后您可以算一下您节
省了多少钱，十年八年您就会看到一
笔比较大的财富。

理财，一定要考虑到现金，实际上它
是一种无息的资产，对于金融资产来说，
它是不能够替您赚钱的。那么做理财的
时候，您需要注意，让现金类的资产降到
最少，尽可能地少用现金，我觉得这是一
种消费习惯，也是一种理财习惯。这样
您把您的现金省下来之后，就可以把它
变成一种升息的资产，也就是说把不能
赚钱的死钱变成一种可以赚钱的活钱。
小积累大财富，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点点
来的。千万不要说没有钱，我是个月光
族，我就不需要理财了，一副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
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
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

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
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
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
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该书从理财目标、存款、信用卡、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房产、留学、
购买黄金等诸多方面，构架整个家庭以及普通人的实用理财的脉络，可作为
大众理财的普及扫盲版本，改变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理财之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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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
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
了地心 1200 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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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范被饭店的侯总
扫地出门了

走进办公室，侯总
很热情：“老范来了，
坐！警察来调查你，你
知道吧？”“知道知道，侯
总对我评价不低，我都
听说了。谢谢啊！你说
我优点是，热情；缺点
是，太热情，反正这话就
是表扬我啊。你放心侯
总，以后我一如既往地
对饭店和对周围的朋友
们，无限热情，拿饭店当
家……饭店荣，我荣；饭
店耻，我耻……”

侯总硬生生地打断了老范的抒情：“老范，在我们饭店干
的时间不短了吧？”“可不，4年多了。饭店开业就有我，从历史
角度看，我属于元老了。”侯总忽然一下子显得特诚恳：“老范，
说心里话，要不是元老的话，我早就把你给开了……”老范一
愣神：“怎么的？开我？”“你说你年龄一大把了，业务能力可以
说是最差的……”“怎么，怎么回事这是？”老范一点儿思想准备
都没有，思维还在刚才那个接受表扬的状态中没拐出来呢。

侯总接着陈述：“你看我们这么大个饭店，十好几个厨
师，就你一个人没证……”“经理……我不是没证，我是没考
啊，因为我是独门做豆腐，要那证干啥啊？”老范适时地表示
了不同意见。

“老范，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要不然你找一个其他地
方，去发挥你做豆腐的强项，这样好不好？”侯总期待地瞅着
老范，老范有点儿蒙了。“侯总，我，我有点儿不适应当前的
状况……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给我停薪留职，察看一个月，
别开我，行不行？”侯总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老范的表情
快赶上哀求了：“就是说，这一个月你不用给我开支，我苦练
基本功，然后去考厨师证。考上了，就在这儿待着；考不上，
我就自个儿走人。你看这样行吗？”

老范一脸真诚，眼里都有泪花了。侯总本想一口拒绝，
可抬眼和老范对了对眼，嘴巴就停滞了一下，说：“好吧。”老
范大喜，正要说句感谢的话，还没等他张嘴，就听见外边

“砰”的一声炸响，把两个人都惊了。“啥动静？”老范忽然醒
悟过来：“哎呀，坏了！”他撒腿就跑。

老范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洗手间门口的时候，一堆厨师、
服务员、看热闹的闲杂人等把卫生间门口都给堵上了，老范
费劲儿地拨拉开众人走到门口，只见里面浓烟缭绕，还有一
股焦煳味。“咋样咋样，没伤着人吧？”老范赶紧问。“幸亏炸
的时候里面没人。”一个小伙子说。老范一迭声庆幸：“没伤
着就好，没伤着就好。”

侯总从后面挤进来，大声问：“怎么回事？这什么东西
炸了？”他一抬脚，踢到了一块旧电池的壳子。有人小声说：

“就这个，电池。”“这什么玩意儿？谁把破电瓶接这插头上
了？！”侯总气不打一处来。没人答话，但目光都指着老范。
老范又窘又急：“我……我……”

侯总瞪着老范，一句话也没说。远处，消防车刺耳的笛
声传来。一个服务员说了句：“有客人看见冒烟，打 119
了。”侯总脸色铁青，对老范说：“范爷，我们这庙小，容不下
您这尊大佛。一大早你就把警察招来，没过俩小时，又把消
防队给我请来了，我真是怕了你了，行，你走吧。”

老范这下啥也说不出来了，走了几步又折回来，特意来
到饭店前门，仔细看了看这气派辉煌的酒店，一种凄凉难舍
的情绪立时弥漫了全身。

看着路口的车水马龙，老范足足盯了5分钟，猛地又振
作起来了：“我怕啥啊？13亿人吃豆腐，到哪儿都饿不着我
啊。”老范就这么一边念叨，一边往车筐里装东西，两个小伙
子从后门里追出来，一把拽住老范的车子。

“雷哥，雷哥等会儿。”老范一看，心说人间自有真情在
啊，自己还是交到人了的呀。忽然又有些伤感：“别送了，送
君千里终有一别，就到这儿吧。”“侯总让我俩来的。”老范一
拍大腿：“我就说嘛，毕竟在一起4年多了，怎么能一点儿感
情没有呢？”说完就往回走。一个小伙子拉住老范，嗫嚅着：

“侯总让我们……看看你这儿的东西多不多？”另一个小伙
子的眼睛只管往老范的杂物包袱上看。

老范恍然，心里雪亮：“我东西不多。点点看，都是我自
己的。”老范摆出一身轻松的姿态。“侯总不是那个意思。”老
范一哂：“侯总不是小心眼儿的人，是我小心眼儿。”

老范骑着车，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路过一家
蛋糕店，忽然想起今天的头等大事，于是下车进店。

老范一手拎着头盔，一手拎着破电瓶，站在柜台前陷
入了冥思苦想：“松鹤延年……不好，老太太性格挺刚强
的，这词有点儿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又好像太
硬了……”对面的服务员看着自言自语的老范，面
无表情。“万寿无疆……好像有点儿过……”

打开门的一瞬间三个人都僵硬了
这问题我有些没法回答，但在我看

了整个铁舱内的布置后，就发现这个问
题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在整个铁舱的中
央，有一张焊死的长条形的铁皮台桌。

那里可以
非常明显地看
到，桌子的一头
是袁喜乐蜷缩
的角落，另一头
就是那道气闭
门，而当时我们
再混乱，也不会
爬到这桌子上
去，当时只要踩
着这个桌子就
能非常迅速地
到达气闭门。

到了这会
儿，我们三个人
都看向那道铁

门，露出了非常复杂的表情。但谁也没
有动身子。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
在一种精神煎熬中度过的，没人敢去开
那扇门，因为一旦错了，那就是生死的
问题。我们互相不说话地整整坐了大
概7小时，其间的心理斗争无法言表，用
现在的话说，就是临近崩溃。最后，还
是副班长第一个作了选择。

我拖着要跟副班长一起的马在海
退到内壁，副班长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三
个人都僵硬了，我屏着呼吸等了好久，
发现似乎真的没事了，但刚没松口气，
外面汹涌的雾气就随之拥了进来。我
的神经一下子绷到了极限，心说我命休
已，跟着就闻到了一股冰凉的味道，接
着整个人被裹到了雾气里。我在雾气
中等死等了十几分钟，除了感到非常的
寒冷外，并没有什么不对劲。随即又发
现浓烈的雾气竟然在面前稀疏了，我能

够大概看清前面的情况，马在海背着副
班长站在门边上，也是一脸疑惑。

没有毒？这是当时我的第一个念
头，接着突然感觉太可笑了，难道我们
一直在和自己的臆想作斗争吗？又过
了一会儿，确定雾气确实无害，此时副
班长因为脑筋和身体的极度紧张已经昏
了过去，由马在海背着他，我们这才一前
一后踏出了铁舱。我看到外边四周全是
雾，但大部分积聚在我们膝盖以下，白而
浓烈。我们一动雾气就开始翻滚，好比
走在云里。铁门外极度的寒冷，因为这
种冷，让我脑袋很清醒，我发现这种雾气
并不是早先看到的那种沉重的灰雾，而
是冰窖中常见的那种冰冷的水汽。

我们取出睡袋披在身上，勉强感觉
暖和一点，跺了跺脚，似乎脚下是铁丝
板，很滑，而且竟然还有回声，显然这是
一个比较空旷的空间。这里是哪里？

我们小心翼翼朝前走去，雾气越走
越稀薄，很快我就看到了脚下，有一条
类似于田垄的铁丝板过道，过道的两边
是混凝土浇的类似于水池的四方形巨
大凹陷，有点像烧石灰的工地，凹陷里
应该是冰，冰下黑影绰绰，一个一个有
小牛犊子那么大，不知道冻的是什么。

手电根本照不下去，我踩了一下，
完全冻结实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大概
走出去有 50米，冷得实在受不了，我都
想回去了，却看到前面的“田垄”尽头，
出现了在上头看到的同样的铁壁，同样
有一道气闭门开在这铁壁上。

这扇门上结满了冰屑，地上有大量
的碎冰，还有一根撬杆靠在那里，想必
是短时间内有人用这样的简易工具打
开过这冰封的门。我看着这门，心说难
道袁喜乐真的按照我推断的方式跑出
来了？这门是她开的吗？

正想着，突然轮闩咯噔转了一下，
我瞬间意识到，后面有人在开门！我和

马在海条件反射地后退，举起手里的铁
杆防卫。门随即被缓缓推了开来，一张
黝黑的大饼脸探了出来，那脸看到我们
也愣住了。而我足足花了一分钟，才认
出门后探出来的这张黑脸就是王四
川。王四川整个人就像从屠宰场里出
来的一样，满脸都是血痂，额头上的皮
都翻了起来。我回过神一把抱住他，他
也大笑着抱住我，俩人都激动的厉害，
我问他身上的焦臭味是怎么回事，他大
骂了一声，说他在电机房踩断了根电
缆，差点被烧煳了。

之后我和他互相交流了一下，发现
他经历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但和我
们不同的是，他进入的那个机房似乎
是配电室，他不小心踩到了电线上，没
想到那些电缆还通着电，直接就把他
给击倒。

王四川身体壮，万幸没有被电死，
但其后有很长时间人都处于混沌的状
态，只好躲进铁舱里休息。直到现在，
开门就遇到了我们。

我感慨他的命大。王四川则听完
袁喜乐的事情就开始发呆，有点不相
信。其实袁喜乐和陈落户的事情，我和
他一样无知。从他的叙述来看，这个大
坝应该是一个对称结构，两边都有一个
升降机，马在海说，这样的大坝，应该是
从两边开始修起，最后在中间合拢，他
跟着苏联人的时候，听过这种方法。

我们分析不出现在的位置，只得换
一个方向考虑，那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大
坝上去，既然沉箱会沉下来，自然也能
升上去。但这种东西一般都需要有人
来操纵，不然是不会动的。那究竟是谁
拉下了下降的电闸？我想到这里就冷
汗涟涟，难道这大坝内，有我们之外的
其他人？

这 实 在 是 让 人 毛 骨 悚
然——他的意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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